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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与社会

近日，位于美国中

西部的伊利诺伊大学阿

巴纳香槟分校（UIUC）

终于完成了一项时隔 45

年的夙愿，与当地的卡

利医院合作，将设立“卡

利—伊州医学院”。推

动这一事宜的是华裔女

性校长——王斐丽。

45 年前，UIUC 计

划 成 立 香 槟 伊 大 医 学

院， 但 一 直 遭 到 伊 利

诺 伊 大 学 芝 加 哥 分 校

（UIC） 的 反 对。UIC

认为，UIC 与 UIUC 同

属伊利诺伊大学系统，

UIC 已设置有医学院，

UIUC 再成立医学院很

有可能分散医学资源。

王斐丽并不接受此

观 点。 她 强 调，UIUC

医学院更着重现代科技

与传统医学的结合，致

力于培育未来可娴熟运

用科技与医学的新一代

医界人才，协助降低医

疗成本，提供更符合经

济效益的医疗服务。与

伊大教学合作的

卡利医院，已承诺捐

赠 1.35 亿 元 给 该 医 学

院。 学 院 计 划 在 2017

学年开始招收新生。

王斐丽自认是一个

协商型、有担当的领导

人，能在必要的时候作

果断的决定，同时也愿

意 根 据 新 信 息 而 改 变

所作出的决定。王斐丽

的 父 母 是 在 二 战 前 的

中国留学生。她的父亲

在 北 京 协 和 医 学 院 取

得

硕士学

位， 母 亲

是 燕 京 大 学 护

理系毕业生。她本

人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

医学研究所的成员，被

视为女性健康和生物学

领域的科研领军人。在

华盛顿大学工作期间，

是华盛顿大学官方认可

的

第 一

位 亚 裔 女

性 校 长。（ 本

报综合报道）

护 士 过 来， 问

我：宁医生，患者欠

费十万余元了，到底

怎 么 办 啊？ 我 淡 淡

地回答：该怎么治就

怎么治，明天我再和

家属谈。继续努力和

疾 病 战 斗 吧， 我 的

兄弟。外面的一切，

交给我。后面发生的

事情，又是一次次的

屈辱和伤心，彰显着

人性的丑陋和阴暗。

多少次，我被家属气

得 躲 在 无 人 的 地 方

掉泪。接到护士的电

话，赶紧擦干眼睛继

续抢救。

好在，一切结束

了。当患者终于宣布

脱离危险后，老板，

又变成了感情深厚的

老板；妻子，又变成

了结发情深的妻子。

患 者 被 接 走 那

天，他的老板和妻子

来到我办公室，给我

带来些土特产，向我

表示歉意和谢意。

我礼貌而坚决地

拒绝了：“救死扶伤

是我的本职工作，支

付费用是你的义务。

我救活了患者，你结

清了费用。咱们两不

相欠，你不用谢我。”

在 战 场 上， 你

最 痛 恨 的 是 什 么？

不 是 敌 人， 而 是 叛

徒。 他 们， 本 该 是

和 我 并 肩 与 病 魔 作

战 的 战 友。 他 们 有

权 利 撤 退， 有 权 利

投 降， 没 有 权 利 背

叛， 没 有 权 利 在 我

和 敌 人 苦 苦 战 斗 的

时候，狠狠插刀。

患者走后，我脱

下白衣，走出科室，

走出医院，万种委屈

涌上心头，泪如雨下。

回到监护病房，我望

着躺在床上的尚在昏迷中

的患者，两眼含泪。患者

就那么静静地躺在床上，

身边的监护仪上闪烁着一

排排的数据。抢救患者时

间长了，医生就会和他有

很深的感情，会不由自主

地把他当成并肩作战的战

友和兄弟。

兄弟，我知道，你现

在很艰难。你在全力以赴

地和病魔做不屈不挠的斗

争。而外面发生的一切，

你毫不知情。

人 生， 好

比一场黑色

幽默。

你鞍前马后追随了几

十年的老板，现在要放弃

你；你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妻

子，现在要放弃你。而现

在最想让你活下去的，却

是你素昧平生的医生，而

你，甚至还不知道我是谁，

不知道我长得什么模样。

我知道，他们这么做，

其实是在等我的一句话，

等我告诉他们：患者成功

希望渺茫，建议放弃治疗。

然后，他们就可以结束这

一切，只等在你的葬礼上

流几滴眼泪，了却你们这

辈子的情分。

但是，这话我偏偏不

能说，因为，你真的还有

希望。因为，你来到了全

世界最好的烧伤科。因为，

我有很大地把握让你活

下来，而且，让你

将来能生活自

理， 过 上

有 质

量的生活。

你的老板可以放弃你，

你的家人可以放弃你，你

的朋友可以放弃你，但我

却不能放弃你。因为，我

是医生，你是患者。因为，

只要有一线希望，医生就

不能放弃患者。因为，自

从我穿上这身白衣，我就

为今天发生的一切写下了

答案。

16 岁那年，当我迈进

医学院的第一天，我就和

一群和我一样满怀憧憬和

热血的少年，举起右手，

许下了自己一生的誓言：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当我步入神圣医学学

府的时刻，谨庄严宣誓：我

志愿献身医学，热爱祖国，

忠于人民，恪守医德，尊师

守纪，刻苦钻研，孜孜不倦，

精益求精，全面发展。我

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

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

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

扶伤，不辞艰辛，执着追求，

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

的 发 展 和 人 类 身

心 健 康 奋 斗

终生！

仁心与人性的博弈

患者 我的战友兄弟

你没有
权利背叛医生每天面对各种悲

欢离合，观看各种人性表

演，对这些心思和把戏，

真的是一眼就能看清。但

是，看清又能如何呢？只

能想方设法地和对方沟通，

争取对方配合。

患者欠费数额不断增

加，在被迫进行的一次约

谈中，老板和家属终于撕

破脸皮。患者老板对我大

声地斥责和辱骂，而家属

则坐在一边沉默不语，丝

毫没有阻止的意思，只是

偶尔伸手去抹一下那根本

不存在的眼泪。

“钱钱钱，你们就知

道要钱，花了这么多钱，

病情越来越重，你们是一

帮什么医生，我看就是一

群兽医！”

“我们做生意的，花

了钱你就得给我货，我把钱

给你们，你们能保证把人交

给我们吗？不能保证，那

人死了钱你们给退吗？不给

退？你们凭什么不给退？”

“现在你们这些医生

还有医德吗？你以为我不

知道你们医院有多黑吗？

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你

懂吗？你们这帮黑医生，

都钻到钱眼里了，你们算

什么医生？”

旁边的护工实在听不

下去了：“你们这帮人讲

点良心，宁医生都快一个

星期没回家了，天天在这

里守着这个患者！”

“守着怎么啦？他是

医生，他守着是应该的！

再说，他舍不得让患者死

不就是为了挣钱吗？”

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我死死咬着后槽牙，控制

住自己狠狠抽他一顿嘴巴

的冲动，匆匆结束了这次

谈话。

这位患者是一位私

企员工。据说他跟随老

板 20 余年，与老板感情

很深，也深得老板信任。

在一次企业事故中，他

不幸全身大面积烧伤，

烧伤面积超过体表总面

积的 90%。

患者送到医院后，

老板和家属流着泪求我

一定全力抢救，不惜一

切代价：“用最好的设

备、最好的药物，不要

怕花钱。”

这种程度的烧伤，

死亡率很高。而且，大面

积烧伤患者的抢救是个很

漫长的过程，花费也非常

高。在单位领导和家属表

示充分理解后，我们投入

了紧张的抢救工作。

患者病情非常危重，

抢救很快变成了一场旷

日持久的苦战。抢救费

用在不断攀升，而成功

却显得遥遥无期。患者

老板和家属的态度开始

逐渐发生变化。对治疗

的态度由积极到消极，

渐渐开始拖欠治疗费用，

而态度也越来越差。

从经济的角度，患

者活下来对老板是一个

最糟糕的结果，大面积

烧伤患者往往会有严重

残疾。患者活下来，不

仅意味着他要支付巨额

的抢救费用，还意味着

他要负担患者后期整形

以及生活的费用。因此，

对老板来说，最经济的

结果其实是患者早点离

世，他把省下来的钱补

偿给家属，了结事情。

同样，对某些家属而言，

积极救治用后半生时间

照顾一个残疾亲人，还

不如放弃治疗获得巨额

赔偿。

有了这种心思，家

属和老板一般也不会直

接提出放弃治疗，而是通

过各种方式给抢救设置

障碍。其中，最常见的就

是拖欠费用和制造冲突。

海外采风

华裔女校长托起时隔45载梦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华裔校长  王斐丽

人生好比一场黑色幽默
▲ 北京积水潭医院  宁方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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